謝國與謝邑的關係
謝氏快訊-謝志全

謝國是商周時期位於洛水支流謝水一帶的黃帝任姓兒子禹陽所建的一個諸侯國，後因周公東征，經營洛邑，把附近一些方國如羅、庸、密、微、謝等國移封於南方，謝國被轉封於南陽，國都為謝城。
姓氏的發源地是各個姓氏的“聖地”，是每個氏族人員所最關注的問題。
謝氏發源地在史書上有“謝國”與“謝邑”的記載，但古“謝國”與古“謝邑”又在何處？有人認為，古“謝邑”在今河南省南陽市境內（其實古謝國有唐河縣蒼臺鄉謝家莊、南陽、信陽、山東之說，此處不展開討論，見另文），而古“謝國”又在何方？
主“炎”者認為謝氏出自黃帝系的“黃帝說”不能成立，沒有古謝國位置的記載。主“黃”者認為謝氏出自炎帝系的“炎帝說”不能自圓其說：申伯裔“以國為氏”“以邑為氏”本應姓“申”，為何反而姓“謝”了？
謝國在今天的什麼地方？“以邑為氏”或“以國為氏”為何不姓申而姓謝？這是謝氏文化研究中的兩個難題。這兩個問題不解決，許多的其他問題與現像都無法解決，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弄清古“謝國”與古“謝邑”的關係，對於解決這兩個問題是關鍵。
宋代鄧名世在《古今姓氏書辨證》一書中論述：“謝，出自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縣，三代之際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已失國，子孫散亡，以國為氏。” 鄧名世，字元亞，兩宋之際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著名學者，譜學權威，曾撰《國譜》、《年譜》、《地譜》、《人譜》，通稱《春秋四譜》，另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等近百種著作。其《古今姓氏書辨證》一書參考《元和姓纂》、《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等宋代及宋代以前歷代姓氏文獻，互為參校，成書於南宋紹興四年（1134年），鄧名世去世時未定稿，由其子鄧椿年續成，到乾道四年（1168年）刊行。原書散失，清初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四十卷。
鄧名世在《古今姓氏書辨證》一書中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詳或略的考證，為後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辯證》是宋代姓氏學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國姓氏譜牒學重要著作。鄧名世不滿前人以及當時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記錄姓氏的現狀，以考證姓氏文獻真偽為己任，從考辨以往姓氏書之誤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書為撰著宗旨，因此“長於辯論”成為此書的一大特點。《辯證》問世以後，為同時代學者所重，對後世姓氏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朱熹《朱子語類》稱讚鄧名世“世學甚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蓋不虛也”，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困學紀聞》等多引據鄧著。清乾隆年間纂修《續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據《辯證》以補充之。在現存姓氏譜牒文獻中，《古今姓氏書辯證》《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著重要的地位。鄧明世的考證結論應該是可信的。所以，他的“謝國”與“謝邑”是同一個地方的“辯證”結論（一地說）也應當是可信的。
清代郝懿行與鄧名世觀點相同，亦採用“一地說”。他在《麗書堂文集·謝氏族譜敘》中說：“謝氏之先，蓋鼻祖於黃帝，《晉語》稱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而任居第七；《世本》稱任姓之宗得國者有十而謝居其一。周宣王時封舅申伯於謝，而任姓之謝始微……自周以前謝為國，春秋以後謝為氏。” 郝懿行（1757-1825年），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清嘉慶年間進士，官戶部主事、江南司主事等，為清代著名學者，經學家、訓詁學家。長於名物訓詁及考據之學，《爾雅》研究尤深。著有《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易說》、《書說》、《春秋說略》、《竹書紀年校正》，《證俗文》，《蜂衙小紀》、《燕子春秋》、《海錯》、《宋鎖語》、《實訓》、《鄭氏禮記箋》等書20餘種。他收編在《麗書堂文集》中的《謝氏族譜敘》，是他為謝氏族譜所寫的序言。對於這麼一位對治學近於苛刻的經學家與訓詁學家，沒有十足把握，他是不會輕易下結論的。
當代人而言，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姓氏通鑑》一書，也採用了“一地說”，認為“謝國”與“謝邑”其實指的是同一個地方，即在西周之前這地方叫“謝國”，在西周未年之後這地方叫“謝邑”。該書在《百姓氏溯源·謝姓》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謝姓來源於黃帝兒子禹陽的後代。禹陽的後裔先後建立了10個囯家，第一個就是謝國。西周後期，周宣王為了加強南方的統治，先派召伯攻下謝國，又把自己的舅父申伯徒封到謝地，謝國就滅亡了。謝國人為了紀念自已的國家，以國為姓，全部改姓為'謝'。這是謝姓的主要來源，至今已有3000年的歷史。謝國地域，在當今河南南陽附近。”“周宣王派召伯等大臣先行滅掉謝國，在其舊土上營建了謝邑，作為申國的新都。這種觀點與古人的完全一致。
既然“謝國”與“謝邑”就是同一個地方，那麼“國”與“邑”又有什麼異同？分析這個問題能加深由“謝國”變“謝邑”這一過程的理解。
[image: D:\2.人民團體\0.世界各地謝氏宗親會資料\2.海內外宗親活動資料區\1.海外宗親活動資料夾\10.河南活動\1071219 參觀南陽中華謝氏大宗祠\1071219-21 第26~28站 武漢-南陽大宗祠精華照片\25.IMAG0587.jpg]國，是一個會意字。從“囗”(wéi)，表示疆域。從“或”，“或”亦兼表字音。在古代，“國”字有“國”、“囻”、“圀”、“囯”、“囶”等十餘種寫法。其本義為“邦國”。在周代，天子統治的是
“天下”，類似於現在說的“全國”，諸侯管轄的
地方才稱“國”、“方國”。《說文》解釋說：
“國，邦也。” 《周禮·太宰》：“以佐王治邦國
。”注：“大曰邦，小曰國。” 《周禮·大司馬》：
 “方千里曰國畿，詛祝以敘國之信用，以資邦國之
劑信。”注：“國謂王之國；邦國，謂諸侯國也。”
 在古代，王、侯的封地皆稱國，部落也稱國。《後
漢書》：“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
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 另外，一國政古謝國遺址
以國為氏苗裔遍天下，
申伯封謝華冑肇西周


權機關所在地稱“國都”，又稱“國城”，“國邑”
[bookmark: _GoBack]《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注:“謂都邑也。”
邑，也是一個會意字。甲骨文字形“邑”。上為囗(wéi)，表疆域，下為跪著的人形，表人口。合起來表城邑。指城市，都城，舊時也指縣和古代諸侯分給大夫的封地。歸納起來，“邑”有以下幾種含義：
1、古代稱侯國為邑。《說文》：“邑，國也。”段玉裁注：“ 《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古國、邑通稱。”
2、指國都、京城。《爾雅》：“邑外謂之郊。” 郭璞注：“邑，國都也。”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也。”
3、指古代無先君宗廟的都城。《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孔穎達疏：“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為邑，為尊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
4、泛指一般城鎮。宋·蘇洵《六國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
5、通稱諸侯的封地、大夫的採地。《戰國策·燕策》 ：“ 邑萬家。”
6、居民聚居的地方。《釋名》：“邑，人聚會之稱也。”唐·柳宗元《柳河東集》：“邑犬群吠。”
7、舊時縣的別稱。唐·柳宗元《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
另外，《尚書·盤庚》亦稱所遷都城為“新邑”，說明邑可指最大的城市、首都，並包括其附近農田。有如今天的“市”，既包括“市區”與“郊區”，也包括歸市管轄的“農村部分”（這個“農村部分”可能要比“市區”大好幾倍，如現在的重慶市就是這樣）。
可見，“國”與“邑”其古義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諸侯的屬地既可稱“國”，也可稱“邑”，“囯”“邑”可以通稱。從這一點上說，“謝國”與“謝邑”的古代含義是一樣的，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文字表述不同而已。“國”與“邑”不同的地方是：
1、“國”的地域比“邑”要寬。居民聚居地、部落、縣、鄉等，也可以稱“邑”，而不可稱“國”。
2、“邑”可以是“國”或區域的一部分，如國中的城市：國邑、國都等；區域的治所：縣邑、鄉邑等。
另外，作為城市的稱謂，“邑”與“都”也有所區別。不論城市的大與小，凡有先君宗廟的則稱“都”，無先君宗廟則稱“邑”。根據古代“囯”“邑”在用法上的這種區別，可知周宣王時期的“謝邑”就是“申國”的新都城所在地。
可以這麼理解與表述：在遠古的黃帝時代，黃帝兒子禹陽的後裔建立了“謝國”，從建國之後到唐虞時代的父系氏族社會晚期的幾百年裡，“謝國”一直是很興盛的，經夏、商、週三代1800多年風雨後，“謝國”逐漸衰弱了，邊緣化了，所以史不見經傳，直到孔子選編的《詩經》中收錄了《嵩高》與《黍苗》二篇，“謝國”才重見史冊。但從《詩經》中《嵩高》篇與《黍苗》篇描述召伯率軍進入“謝邑”時沒有“謝人”抵抗的記載來看，“謝國”當時已經是不堪一擊了。這樣的方國怎麼能夠抵禦日益強大的楚國？周宣王為了鞏固邊防，只好讓自己的元舅取而代之了。可能當時一起封給申伯的，還不止謝國的土地，還包括謝國附近一些其他方國的土地，一起由申伯組成一片南國屏障，只是缺乏史料記載而已。
為什麼“謝國”變成了“謝邑”？申伯去了“謝國”之後，千年“謝國”剎那之間便變成了“申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象徵，“謝國”已不再存在了，但“謝國”首都之名“謝邑”仍在。有如明朝的首都叫“北京”，大清國的首都也叫“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還是叫“北京”一樣，因改朝換代國名改了，但作為首都的地名沒有改。有如民間的“張家嶺”、“李家坳”等地名，都是因有張姓、李姓的人居住而得名的，但當張姓、李姓不在此地居住時，幾百以後，當地人仍然會叫此地為“張家嶺”、“李家坳”，地名是有這種慣性的。所以當年謝族人居住的地方，改朝換代之後仍然叫“謝”（即謝地），這不足為怪，是慣性使然。但又為什麼申國的新都不叫“都”而叫“邑”呢？按照“週制”，有先君宗廟的才能稱“都”，無先君宗廟則只能稱“邑”。“謝國”的宗廟只能姓“謝”，供的是謝氏“先君”。外姓的新君去後，要么把“先君”謝氏的宗廟毀掉了而使其城內“無”舊宗廟了；要么新君本姓的宗廟尚未建立（尚未有去世的“先君”），因此也“無”新宗廟可言。所以按照禮制，由“謝國”舊都改成的“申國”新都只能稱“邑”，即隨俗稱“謝邑”。不能稱“都”，即不能稱“謝都”或“申都”。
明確了上述道理，史料上記載的“以國為氏”、“以邑為氏”， 卻又不姓“申”而姓“謝”的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以國為氏” 指的是周宣王封申伯之前的“謝國”，“以國為氏” 自然是姓“謝”了。“以邑為氏” 指的是周宣王封申伯之後的“謝邑”，因為申伯去後只改了國名，沒有改首都的地名，仍然以“謝”地稱，所以“以邑為氏” 自然也是姓“謝”了。這就是把“謝國”與“謝邑”兩個概念“合二為一”去闡釋的好處。
從以分析可知，古“謝國”與古“謝邑”是同一塊地方在不同時期的稱謂，“謝國”與“謝邑”是一種承繼關係。以申伯被封“謝邑”這一歷史事件為界，在此之前的“謝國”存在了近2000年，在此之後的“謝邑”存在了130多年。如果這一結論沒有錯，那麼，這裡就是謝人的主要發源地，這裡也就是謝人經營了2000多年的的“聖地”。當然，如果再加上在此之後的3000年，堅持在這裡的謝人應當是經營5000年了！
中提到的《世本》，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史書。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在唐代曾改稱《系本》或《代本》。該書記載黃帝以來上古帝王貴族世系宗傳的史事，以及春秋時諸侯大夫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漢書》謂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記事至秦末，當為後人續補。該書對紀傳體的創立有所影響，司馬遷作《史記》曾以該書為據。宋代目錄書不著錄該書，高似孫《史略》說他曾有輯本，說明當時即已失傳。清錢大昭﹑王謨﹑孫馮翼﹑陳其榮﹑洪飴孫﹑秦嘉謨﹑張澍﹑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輯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匯印為《世本八種》。《世本·氏姓篇》記載：“謝姓，任姓，黃帝之後。”這是目前能夠找到的、最早的一本有關謝氏來源的史書。比唐代林寶的譜牒姓氏學專著《元和姓纂》中“謝，姜姓炎帝之允（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於謝，今汝南謝城是也，後失爵，以國為氏焉”的記述早了1200餘年。因此，《世本》是一部隔“謝國”、“謝邑”時代在時間上最接近的史書，其可信度自然要比後來的其他史料記載顯得要高一些。因此，黃帝裔曾經建立過“謝國”這件事絕不是空穴來風，其“謝國”人“以國為氏”這一點也是勿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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